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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编者的话：1957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余音犹在，前苏联就开始镇压波匈

的民主运动和国内新的“反党集团”；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的话音还未落地，反

右狂潮就汹涌而至。都是出尔反尔，迫不及待，两者行径如出一辙。难道是历

史的巧合？ 

  答案就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正是这一制度

性质的集中反映。它表明，政权一旦建立在暴力和“阶级斗争”之上，就无法容

忍质疑和变化。所以，迫不及待的出尔反尔，不过是这一制度本能的反弹。 

  虽然同是镇压，但与苏共的消灭肉体、钳制言论与限制人身自由相比，反

右的整肃却更具“中国持色”，更注重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包括自我改造）。这

是一种更精致、更酷烈的方式，可以达到剿灭灵魂，剿灭人性，最终实现对个

人的精神奴役的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反右主持者成功地将思想改造的机制内化，而这种内化也

成为阶级斗争的机制之一。残酷的批斗会不但在现实中进行，也在人的内心中

进行。此时的人同时是裁判者和异端、告密者和嫌疑人。一旦陷入这种分裂状

态，人就会无休止地自我怀疑，不停地拷问和折磨自己。 

  李慎之先生的这封家信就是这一“改造”过程的生动写照。从这封信里，我

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群体之中被斗争，被孤立，被剥夺了正义感、道德感和美

感，如何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乃至个人的情感，变得自卑自疑自虐自戕，最终



失去了自我，成为驯服工具。李慎之这个自视甚高、纵横恣肆的才子也不得不

低首下心，唾面自污。 

  与党外知识分子相比，党内知识分子又有自己的特点。前者不过是“同路人

”，他们却是党的机体的一部分，是“自己人”。因此，当那场晴天霹雳降下，他

们的精神痛苦比那些党外知识分子更甚。他们不但要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还

要在良知与“忠诚”之间做出选择。正如李慎之先生在信中所说：“对于一个共产

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 

  这封信可算作当年“思想改造”的成功案例。但是，编者怀疑，像李慎之这

样智力超群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被那些空泛的大道理和漏洞百出的逻辑说服的

吗？ 

  我们无法忽略，在批判和改造的后面，在这些大道理和逻辑的后面，是以“

历史规律”和“大多数人”的名义行使的强大的暴力，它可以轻易地勾销一个人的

肉体。当谎言破灭，“洗脑”失效，它就会图穷匕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李慎之先生信中对这一背景只字未提，但我们从通篇文字渗出的恐惧中感

到它的巨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造好了”就是“吓趴了”。 

  李慎之先生的一生表明，“思想改造”有效，但也有限。当他宣布“不在刺刀

下做官”的时候，也宣告了这一以暴力为支撑的思想奴役制的破产。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信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恳切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你还记得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吗，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车里，我给你看“批判斯大林

问题文集”，同时对你发了一通议论，后来，你疑心地问我：“你这种看法会不会犯错误

？”当时，我很不以为意，然而，不料，时间不到一年，你的话竟应验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了解怎么一回事了。我成了一个右派了。 



  这个消息，对你想必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但是你也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给我自己

的打击要更严重一百倍，一千倍。 
  确实，如果说，你不会想到，那么，我更是绝对不可能想到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但是

回头检讨，则所谓“不会想到”正说明了自己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完

全沉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里，因而不辨是非，把毒草当鲜花放，做了错事还自以为是

好心好意做好事而已。 
  你一定要想知道，事情的情节是怎样的。你久已脱离了机关生活与学校生活，有许多

情况可能不大了解。但是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是五月初在墙报上写了两篇文

章，以及在与几个下级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发表了一些“狂论”而已。在我来说，我简直不

知道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身为领导者，我在整风一起头就强调防止偏锋，加紧领导

，并且自己曾成为右派分子攻击的目标。反右开始以后，我也积极参加指挥。我以为自己

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而已。然而不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中间，由于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同我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恶性发展的结果，我

的怀疑与否定已推广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许多根本方面去。因此在党仔细研究了

我的文章与言论以后，终于确定了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由于我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

，理论涉及的面较广，较深，“情节”不能不算是比较严重的。 
  你感到惊奇吧！我也曾是惊奇的，但是现在不了。我的犯错误是有深刻社会根源（家庭

出身、学校教育、职业环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会到，在这一次出现的右

派分子中，历史好、表现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

批（当然大多数并没有登在报上），我曾以为自己是一种例外，现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并

非例外，并不奇怪。许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表现得很不错的战士，因为没有巩固地建立

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又因为接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都成了右派。我平素所倾心敬慕，而且一向为众人所交口称誉的人就有好几个。 
  我比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的教员”，充分利用

这株“毒草”来做肥料，对我的斗争曾进行了近两个月（九月中到十一月初）。我已经坚决

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本来在这封信里不应该再说许多似乎为自己辩护的话，所以还

多说这么几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右派，是一什么样的人

。 
  虽然你没有像我这样的政治经历，但是也许也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

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的人在犯错误

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

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尽管有这种错误的出人意表的严重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来

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不会逃避错误的。只要需要的话，我甘愿让革命踏

着我的尸体前进。我向群众承认了一切错误，并且作了检讨。这些是被认为是好的，但是

，尽管如此，党是大公无私的，它的纪律是铁的，处理还得严肃处理，我要痛苦地告诉你

，我不但已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已被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我也要告诉你，尽管我“触了这样大的霉头”，却并不是由于私怨，有什

么仇人要整我，相反，领导上倒一直是关心我的，包括总理在内。然而党纪无私，我自己

在白纸上写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纵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没有办法的，“救

”我的办法，现在只能是斗争我，处分我。但是，我知道，党会继续关怀我，只要我在今

后的考验中表明确能改正错误，我就一定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誉和地位，并且继续前进。 
  但是，不容讳言，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考验的道路是相当长的，



而我的信心还有时不足，两脚还有时发软，我必得咬紧牙，鼓足气来接受这一考验。 
  我原来准备在最后处理以后，再把这信寄给你，最后处理本定下月十日结束，但是，

现在忽然又推迟了，看来还得半个把月，为了怕处理以后，可能立刻走，我还是先把这信

寄给你，无论如何处理的结果是定了的，开除党籍，降级撤职是一样都免不了的，我现在

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工作了，不过薪水还是照拿。              
  正弟：我初步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件事情，我瞒了家里快半年，现在至少必须对你说

清楚。我的最后处理，不日即将作出，开除党籍，降个三四级，都是必然的。应我唯一的

要求，是去农村参加劳动。这一点愿望，社长最近同我谈话表示，大致可以实现，我的事

情，我不能再不告诉你们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件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母亲知道，也不能让芍姊

、小姊知道，至于应当不应当让侬姊知道，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总是越少人知道越

好），我要请你决定，但是就是你决定要告诉她，也必须先写信征得我的同意。 
  我现在就这件事情的家庭方面讲几句话。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无

疑是有影响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减少几十元，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张贻已经证明是

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难中的好妻子，几个月来，她表现了惊人的刚强与

忍耐，处理了这样一个于她来说也是极其难堪极其矛盾的问题，她总是支持我而不包庇我

，批评我而不疏远我，她负担着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担，而表现得完全若无其

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极点。对老家说，我认为对父亲母亲无论如何不必告诉他们，他们听

了也许会急杀，而事情（从其世俗的方面说）却并没有什么严重。你们回家，说起我，可以

只当无介事，他们也不会生疑心的。至于每月费用，我同张贻两人每月还有二百五十元以

上的收入，按（月）寄回四十元是没有问题的。经此大波，过去大手大脚，马马虎虎的地方

抓紧一点，估计每月多积的钱倒反而可能比过去多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白李。从你和

侬姊的来信可以看出你们是主张她回北京的，而且在无锡长（期）下去也有缺点。可以说，

张贻和我在去年六七月间本来已经决定要她来了，但是不料，发生了我的问题。现在按照

张贻的性格，她倒好像不在乎，而且很愿意白李来的。但是，我的考虑，在目前情况下，

白李还是不来的好。第一，我下乡以后，张贻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已嫌吃力，再加上一个

实际上是不行的。第二，在我目前的处境下，白李来京，对她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有不良

的影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跟着我们只有好处。胖胖五零到底是小，不了解许多事情，

但是白李是能领会的了。我相信，这个意见，你也会同意的。侬姊那里如果把我的情况告

诉她，她也会同意，如不告诉她，就要你另编些理由了。下面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是以后

三四年，我可能不会回家了。父母年纪大了，我这几年心里有打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应当尽到儿子的职分的，然而现在，背负着这样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机会把它卸下来

以前，我是不会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个孝子，但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

现在还是强烈的，想到这个问题，我每每会泪下，但是，我现在宁愿负寡情不孝之名，而

不愿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现在回家，恐怕是要戴着帽子回的），带回我的恶名来增加他

们的羞辱。正弟，多少年来，都是你代替我担负着对家庭的责任，解放以后，特别是这几

年来，看到天下太平，我原来想，除了工作关系不能承欢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

尽到儿子的职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检点，居然出了这样简直不可思议的大毛病。写到这

里，我的心里像绞一样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责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

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谅我，饶恕我，但是，我要请求你可怜我的不得已。 
  正弟：在你收到了我的信以后，请你立刻给我写一封信。要写得十分简单，但是要告

诉我几件事，（1）收到我的信，（2）是否同意我对白李的处置办法，（3）是否告诉侬姊

，我想，恐怕侬姊还是得告诉，但是我一定要请示你的意见，你一定在得到了我的回信以

后再告诉她吧。 



  正弟：你一定关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况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

了。一切都按照政策办事，我是彻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个人坐在我那空落落的大办

公室里，看报，读书，写反省笔记，写思想汇报，除了参加一些极少的、人人都参加的会

议而外，是绝对地不与人来往，只除了张贻，不过她是一个大忙人，一天要开好几个会，

累得精疲力竭，同时她也应当同我“划清界限”，因此，就是我们也谈得不多，实在闷得

发慌得时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还记得那粪场旁的天宁寺宝塔吗？你以为很远吧，我

现在随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呢！ 
  至于前途，处理是定了，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就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很

宽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照样吃饭穿衣，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可以完全不必告诉父

母），但是，就精神的意义上说，帽子要长期地戴在头上，要继续保持目前众人对我，我对

众人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个现实情况，这几年我实在是一个受宠过甚、踌躇满

志的人，突然从云霄掉到深渊，从狂热之际归于冱寒，从自认满怀忠心而被认为叛逆，这

个痛苦，我不能向你诉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这样的痛苦。我

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

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

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

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也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痛苦，但是我可以说，正是因此，下乡劳动，现在是我可能

得到的唯一最大的幸福，在紧张的、单纯的体力劳动中，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人中间可

以忘掉过去的一切而得到新的感情。有不少（人）上山下乡去了，但心里有顾虑，有疙瘩，

但是我，我却把这当作现在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正弟，你能了解我吗？ 
  正弟，我真不知道如何诉说自己的惨痛，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还是可以

恢复我的荣誉的。我定下了一个三年计划，如果还不行就来个五年计划，再不行就是十年

计划，但是可能第一个计划就是现实的。在这个期间，我一定要争取摘掉帽子，然后，我

还有信心，回到党的队伍里。固然，我现在是在极度的孤寂与耻辱中生活，但是，如我上

面所说的，有不少负责同志是关心我的（就个人的角度说，我是好交结朋友的，说起来这些

人，对我都还有较深的私交），他们都在期待我，在鼓励我，我的愿望是可以达到的。我希

望父母亲能长寿，我还能以一个有荣誉的家庭成员同你们团聚。正弟，在这样一条漫长而

艰难的道路上，我万幸有张贻这样的妻子，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现在，我请求你，也助我

一臂之力。 
  正弟：我现在想谈一谈，我的问题对你的意义。 
  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你的震动，让你震动吧，震动得越强烈就越好。 
  你应当从我的问题得出深刻的教训，毕生的教训。你应当明确地看到，你的思想是几

乎是完全没有经过改造的，你出问题、出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不妨把你的哥哥看成

是代你受惩罚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斗（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这样的跟斗是

经不起几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辙。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

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做

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但愿我的教训能够深深地刺痛

你，让你能发愤补上这一课。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册子、大册子，我劝你务

必不要爱惜钱，统统去买来，好好地精读，一字一句地读他两遍三遍，拿来同自己平素的

想法对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后一言一动好心里长存警惕。另外，我

劝你，把你的“江南园林”放一放吧！到图书馆去把去年四月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汇报好好地读一遍。花它个把月时间，如果你这辈子能免于遭受我已经受了半年，还



要继续受几年的痛苦，这是十分值得的。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这是第

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梁上君子”了。无论如何，要立刻参加工作。否则太危险

了。许多像你这样生活着的人都出了毛病。我寄给你一张剪报“王科一的道路”，我希望

你拿他作为镜子来进行自我检查，你上次来信谈到就业问题，我在复信中劝你立刻找到工

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你也就没有说穿，现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进民

用设计院去罢！不要再犹豫了。老老实实受一个组织的管束，什么个人志趣，个人事业，

先抛开一旁，等到组织上同意你做的时候再做吧！脱离了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革命

的气氛，受不到教育，暂时也许会“免于一难”，但是终究要摔大跟斗。我虽然在组织中

，但是这几年实在也是走顺风，太得意，太浮了，自以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

而结果竟摔了如此惨绝的大跟斗。你看看我的榜样，下定决心吧！ 
愿你从现在起，即注意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当然，我倒是一直学习理论注意政治的

，但是我是以前的孽根未除，苏共二十大以后看了无其数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才出了问题

。你现在学政治学理论，是不会碰到像我碰到的那类东西的。 
  以上，我以为都是你应当从我取得的大教训，也要取得小教训。用我自勉的话说，慎

择交，慎择言，慎择书。我名慎之，然而却大不慎，出大漏子。希望你务必以我为戒，为

人处世，说话做事，事事谨慎，谨慎又谨慎。像你那种烧利利的性子一定要改掉，庶几可

以免于陨越。你现在见不到我，如果见到我，也许可以发现，我是换了一个样子了。真个

是低头伏小，恻静无声了，然而我还害怕，我改得不够，对儿女，我的脾气还很暴烈，这

说明内心还没有变透，你千万不要等到受了我这样的痛苦再改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会狠狠地

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会感到吃不下饭去，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像我一样不

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那么，我只会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

，是给你打了防疫针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会愿意你痛苦，然而，这一次我却不希望你

轻心地寻常地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 
  正弟，我这封信原来在九月间就准备写的，张贻怕登报急坏了二老，早就写好一信给

你打招呼，但是我估计不至于，一直到现在才写。写了一个头以后，又因为宣布二月十日

就最后处理结束，我想等最后结果出来再告诉你，但是现在又拖下来。大致可以确定最后

处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至迟二月底一定完成，而结果大致是在宣布以后即同意我的要

求下乡了（下乡的地方在冀中，是很富的地方，并不苦，我的下去，也决不会到强迫劳动那

一类，不过帽子是要戴着的）。虽然这几个月是拖着，但是行动起来也可能很迅速。想来想

去，把我的问题告诉你现在正是时候，我希望在一周以后得到你的回信，再给你写一封信

，在下去以前再得到你一封回信。以后，同你，同父母亲，同伊白的书信往还就同一般下

放一样，谈谈家常不必介意那过去的一段了。希望你接信后立即给我回信。信请写得简单

些含蓄些，就可以了。 
  话可以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再谈一点俗务。我下去以后北京家里的物质生活是基本上

不会有变化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只请你在旧衣服方面支援我一下，我现在几乎已没有

布衣裳了，为了准备下放，买了一套新棉袄新棉裤，已把一家五口的布票用去了四分之三

，单衣衬衣之类还缺得不少。我希望你为我收罗一下你自己和父亲的旧衬衣之类给我寄一

些来（你的单衣，我大概穿不得不必寄，但有相似者给我当衬衣，倒是欢迎的）。我请你做

这件事，实在是因为跟母亲说了她总是不寄，或者一寄就寄新的，很是浪费，这回我请你

帮我办一办，我也恳求你，千万不要买什么新的，我收到了，心里会不知怎么难过的。另

外，张贻现在已是忙到极点，我走了之后，为三个孩子张罗更是忙不过来了。白李的旧衣

服，过去给孩子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母亲也总是无心想理出来，我也请你给我理一



些出来，寄给我，不要以为女孩子的衣裳，其实五零五四都是可以穿的（包括旧鞋子，旧袜

子，旧大衣等都可以）。这就算是对张贻的一个重大支持了。但是我也求你，千万别买一件

新的，过去就因为你们寄新的，使我不敢再开口，请你们相信我这话是诚心诚意说的。 
  这封痛苦的信，就写到这里吧！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结束这样的一封信。不论我现

在陷身于如何的痛苦之中，请你相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可以经得这个严酷的考验，你

不要为我担心，我只希望你，充分地从我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训，在你的人生之旅途上

顺利地前进。 
  也许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了，我希望那时我能以不辱没我们家庭的荣誉的一员的身份

与大家相见。白李这几年的教育是要拜托你了，希望你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地要

求她吧！ 
 
                                                    慎 之 
                                           （1958 年）二月十二日 


